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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韶华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一位推动传统水墨画变革的先驱，同样周知的是，他还是一

位负有历史责任感的画家，其作品往往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意蕴或者对历史的思考。近十数年

来，不期然而然地，周韶华的艺术视野更加着重中国历史悠远的行程，关注中华文化多彩的

流变。《大河寻源》后，他创作了《梦溯仰韶》、《汉唐雄风》等系列，今天又直接以历史遗

物为母本，奉献《荆楚狂歌》组画，再次把人生的思考从艺术层面推至文化的高度，用视觉

语言直接表述他的历史情怀，在艺术行程上履行“塑我毁我，不断超越”（周韶华）的誓言。 

一、 

《梦溯仰韶》、《汉唐雄风》、《荆楚狂歌》等系列，都是以某一历史时期的遗物为内容，

在艺术和文化的纬度上同时展开互为呼应的语言探索与思想探索，在描绘历史画卷的同时，

追寻今天某些业已失落的文化精神。 

《梦溯仰韶》取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图形与纹饰，表现史前多元文化结构中一个区域艺术

的风采；《汉唐雄风》以黄河流域现存石窟造像和画像石刻为内容，反映公元前 2世纪至 10

世纪之间，中国文化鼎盛期的宏阔景象。但两画展的旨意，如周韶华在《展前自白》中说，

是站在黄河文化的坐标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艺术体验。 

顾名思义，《荆楚狂歌》系以南方文化为题材，以长江中下游所出先秦遗物为观念与情

感之载体的艺术再造。这些历史遗物，大部是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3 世纪之间遗留的，负载了

其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丰富信息。 

需要指出，这时的东亚大陆，由于历史的影响，民俗的制约及地理的差异，出现了各区

域文化并峙的格局。但各区域间，因战争、贸易造成文化的交织与互渗，又为中国文化提供

了选择与重组的机会，“一种高质量，多元素的文化合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熔铸锻造”。

总之，中华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初步定型。 

世界范围内举凡重要人类文明都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称这阶段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他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

而生存，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3 世纪之间的荆楚文化，即楚文化，是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南方类型。

由于辽阔的疆域和在东周时期所具影响，它对中国文化所作贡献不容忽视，张光直先生说：

楚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占有重要地位”。若择其大者，如产生了老子、庄子、

屈原等文化巨匠，他们与北方的孔子、孟子各自建立的思想学说，行为操守，规范了中华民

族基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如楚国 早实行的郡县制，几乎成为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不朽

模式；如《楚辞》，与《诗经》同为中国诗歌美学两大圭臬，影响了两千多年间中国诗歌的

发展。至于天文历法、冶炼铸造、农业技术等，都在楚地出土的先秦遗物、遗迹上看到了中

华民族在这些方面的良好开端。 

美术是民族文化的锁钥，楚地出土的东周遗物，更是以直观的形式展示了楚人的文化艺

术精神，把《楚辞》曾经描述而我们只能意会言传的瑰丽图画和场景，真实、具体、生动地

铺陈在我们面前。楚国艺术是震撼人心的，以至麦可•苏立文在他《中国艺术史》中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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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些（楚国的）遗物，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纪元前 223 年的战争，胜利者不是西方野

蛮的秦国，而是有高度文化与自由思想的楚国，那么中国文化又将是何种面目”？可知，具

有浓重历史情结的周韶华，不可能不为楚国艺术的面貌所感动，而这些伟大的艺术创造也不

可能不激发他的艺术想象。 

综合时代的意义及个体学养而推测，周韶华创作《荆楚狂歌》组画，意图用视觉形式来

沟通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当代精神建设的关系，如他说：“力图使两千多年前楚

艺术中那种崇尚生命的精神以及跨越时空的审美表现与当代艺术契合”。应该注意到，周韶

华的自白，实为 20 多年前他所倡导的“隔代遗传”理论的再次阐释。不同的是，这次他思

想和艺术的触角，跨越 20 多个世纪，直接指向中华文化的本原形态，指向中国艺术的本原

形态。显而易见，在文化认知的层面，《荆楚狂歌》较《大河寻源》、《梦溯仰韶》等更具历

史与现实意义；在美术创造的层面，周韶华再次实践了他隔代遗传的理论。 

楚国艺术是先秦区域文化现象，但也有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年代邈远，资料缺乏，当

代美术史研究还远没有厘清整个系统发生、发展的过程，远没有在人类学以及图像学方面揭

示一些基本图式的内涵和构成要义。这样的学术状态下，若要简明回答中国文明早期，中国

艺术的南方特征究竟是什么，即楚国艺术的特征究竟指什么，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某些以楚

艺术为借鉴抑或以楚文化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往往得其形而失其质。 

周韶华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定居约半个多世纪，深得荆楚气象濡染。又由于熟知中国美术

史的发展，以及曾经创作数个系列的历史组画，自然对各个时代或者某些时期的区域美术面

貌了然于胸，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文化属性具有准确的鉴别力。《荆楚狂歌》以大量作品证明

周韶华在归纳历史特点，描绘区域文化面貌，思考如何使历史走向现代等问题上，都是很成

功很恰当的。因为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分明体味到同时期其他区域艺术中鲜少或者几乎没有，

今天显然已经淡化甚至消失了的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气息，一种没有被所谓道德仁义之类所斫

伤的情怀，观览到种种恢诡谲怪的艺术形象。由这些作品可知，周韶华在多元文化的复杂结

构中，准确地，“眼睛一亮”地把握住南方“固有文化”（鲁迅）的视觉特征。 

根据以知材料， 富于南方特点的楚国艺术，是漆木雕刻与漆器髹饰。它的成就构成了

中国漆器艺术第一个高峰。但这只是从数量和工艺而非精神的角度而言。由于这些艺术品大

多是丧葬与生活用器，真实、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民俗状况。又由于江淮间巫风炽盛，

礼制松驰，思想活跃，风气自由等原因而形成宽松的人文环境，这个环境中，新事物虽易生

长，然旧事物亦易保存。故蕴涵着深厚的尚未被“文明”加以雕琢与修饰的情感因素以及楚

国艺术中 为本原的造型意识及审美追求。由此我们了然，楚国艺术所显示的那些千奇百怪

的想象、热烈真诚的情愫与变幻莫测的形式，盖来源于原始先民那种天真、忠实、热烈的情

感，来源于“ 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 

《荆楚狂歌》系列作品大多以楚国漆木雕刻，或者汉代早期的漆器造形与纹饰为蓝本，

从而构成新的美术意象。由于历史遗物的地方特征和区域文化的特色以及创造主体的别具匠

心，我们在周韶华的作品上，也同样获得无尽的遐想和犹如面对儿童般温馨的情感。如《九

凤朝阳》、《神•灵•仙》等作品：前者画面由楚国典型器物“虎座飞鸟”的局部，构成向上伸

展的形式，象征火与凤鸟的双关性画意；后者，即出自“龟盾”上翩翩起舞的神人神兽与竹

简以及竖向纹饰的形式相构，把观者的思绪引向邈远的史前。这些假原始先民深谙的打散组

合的手法为表现的作品，是《荆楚狂歌》画展的主体，其中《凤鸟载情》、《嘤嘤鹿鸣声》、

《谐和天地（二）》、《谐和天地（三）》以及《神•灵•仙》等 富韵味。周韶华在《“梓庆”

之工》的说明中谓：“有的楚汉木雕，不重形似，贵得神韵，它是一种意象灵气的表现，不

似希腊雕塑刻意形体的准确完美”。即以“神韵”和“意象”等富于中国特色的概念，对楚

国文化艺术精神作了一个准确的解析与东西的分野。所以我们可以说《荆楚狂歌》的艺术实

践，既对导传统于今天大有稗益，同时也有助于把中国古典美学探讨的视野，由文献伸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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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南方区域艺术的具体作品上。 

《荆楚狂歌》组画的展出，对促进先秦美术学的研究也有意义。由于中华民族重视历史

的传统，地下遗物一经面世，便首先和历史学联系起来。研究者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

早期文明的物质形态仅仅当作复原古代社会生活的实物标本，从而轻视了它作为美的形态的

属性。所以研究者往往关注文字的考订与释读，器形的分类与组合，文化的来源与流布。甚

至器上纹饰，也只是作为断代与分类的依据，鲜少再将其置于美术学、美学及文化人类学的

领域，加以认真的研究与考察。 

楚国艺术的发现与研究状况同样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弱势的美术学在其中收获甚微。

但周韶华的艺术实践超越了美术学研究的尴尬状况，他以其敏锐的知力及深厚的学养为基

础，在楚地所出先秦艺术品上体会先民的精神境界，在这些图式上提取南方艺术形式的特征

和要点，意图在中国美术本原的南方形态中寻找与现代艺术的契合点。所以《荆楚狂歌》组

画的成功展出，不仅对重新铸造民族精神具有一定作用，对推动区域艺术史以及先秦美术学

的研究，也会发生积极影响。 

楚国艺术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重大发现之一。它的艺术价值以及所蕴涵的民族

精神中曾经被淡忘了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意识，被《荆楚狂歌》以视觉形式予以发明。尽管这

种发明是感觉的，非逻辑的，但同样会给我们许多思索与启迪。 

二、 

与其他组画相比，《荆楚狂歌》还特别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对“道”的追求，即对所能呈

现出的 高艺术精神的追求。展题所用“狂歌”之典一语双关，既使观众声入心通地意会先

秦南方民族文化的面貌，感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既粗犷且谲诡的南方风情。

更体现了周韶华对先秦南方文化艺术所具只眼，显示了他对老庄美学的憧憬及践行方式。 

 “狂歌”即狂人之歌：孔子到楚国，楚国佯狂之人接舆，对其唱着凤歌，欲以感切孔

子，结果孔子自楚返卫。接舆所唱凤歌在《庄子•人间世》及其他文献里都有记载，大体意

思是：东周时期，人世险恶，这时在世人面前用德来炫耀自己，企图建立功业是很危险的，

就象走路要避免荆棘，以免刺伤了脚一样。接舆意思说，你孔子在乱世应抱自取之道。若上

升到认识论的高度还可深化理解——于世要知道有用的用处，还要知道无用的用处。 

在社会学家看来，“狂歌”之典折射出当时社会组织及制度、群体及人际关系的现状。

在哲学家看来，则是东周时期两种已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的对话；在美学家及艺术家

看来，“狂歌”所代表的处世方式，反映了一种艺术人生的态度——在困厄时追求清静虚明

的心境，如李白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旷达心境。故《庄子》由此衍生出“心

斋”与“坐忘”之法。 

人间纷争，追根究底，在于求“名”用“智”，而去除名、智的心念，使心境达于空明

的境地，是心斋与坐忘的境界。在庄子，心斋、坐忘是他整个精神的核心——一种落实于现

实人生的艺术的处世方法。在今人，达到心斋、坐忘的历程，正是美的观照的历程。中国艺

术史上，心斋、坐忘是一切创造的发辙之处，是对审美主体修养的 高要求。换句话说，一

切艺术活动必须以虚、静、明的心理条件为基础才能成就事业。故徐复观指出:“庄子修养

的工夫，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

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 

老庄的 高艺术人生，是精神的自由解放，一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的精神历程。要得到这种畅快的无所滞碍的心境，心斋、坐忘正是其必要的前提与根据。如

海德格尔说：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 

周韶华借狂人歌笑孔丘的典故，体现了他艺术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方式，即在艺术活动中

追求虚、静、明的精神状态，排除实用的功利的考虑，提倡“梓庆削虡”的无名、无功、无

己之精神，在“臣将为柱”时，“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吾有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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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由此获得审美的心胸，实现对“道”的观照。作品《逍遥游》特别生动地表现了庄

子这一审美情状，或者说描绘出周韶华自身由心斋、坐忘而所追慕的“御风而行”、“游于无

穷”的快乐与解放的状态：一躯怡然的姿势，一幅超脱得失的神情，一个令人愉悦而神往的

天地宇宙构成画面，表现出周韶华对“道”的认识与理解，寄寓了他希望与宇宙无间，同天

地合和的精神追求。 

固然，“狂歌”所提倡的艺术精神是周韶华自身艺术修养的体现，但在商品经济发达而

艺术有所迷惘的当代，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周韶华曾经从两个方面批评艺术商业化的一些

不良倾向。一是艺术的商业性太重，甚至很有名气的画家也迎合而媚俗，从而丧失了当代艺

术的品位与文化的底蕴；一是一味地或者模仿洋人或者模仿古人而缺乏自己的创造，从而丧

失了艺术家的责任心。所以，对于新时期艺术精神的树立，周韶华的实践不啻有倡导的作用。 

从《荆楚狂歌》看庄子美学精神对周韶华的影响，除了在心斋与坐忘方面，还在“一”

的艺术观念之体现。 

周韶华对“一”的认识见于他诸多著述和论说，主要为天、地、人和等理念，故其画室

命名为“抱一庐”。考察他的作品，包括《梦溯仰韶》、《汉唐雄风》等系列，在“一”的观

念上，还应有新的发覆。追根溯源，周韶华用以指导艺术实践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庄子美、

丑的相对性理论与“一气运化”的命题。 

庄子认为世界上美、丑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的，故而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如河

伯与百川比较是美的，与北海比则是丑的；毛嫱、丽姬在人类看来是美的，在动物看来则是

丑的。而且不但美丑没有差别，大小、贵贱、是非、生死也没有差别。 

若把庄子的美丑观，与他“气”的理论联系起来，则构成“一气运化”的命题，由此我

们可以在更高层面展开对美丑的讨论。这时具体的美丑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审美客体有

没有“生意”，有没有“气”；审美主体有没有“气”的追求和化成的功力。从形下的美丑观

上升到 高范畴的“气”，则庄子帮助我们提升了审美的意义，拓展了审美的视野。“故万物

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可知美在于生气，所以艺术要表现生意，要表现宇宙自然的生命

力。 

既然美丑在于“气”，那么在这一前提下美丑便可以转化，“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

为臭腐”，只要有生意，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成为美的事物。由于庄子的导引，

历代艺术家在这一命题上都有所发挥或总结。考察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多元的、瞬息万变的

世界使“一气运化”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及认知活动中更具指导意义。 

周韶华是如何受其启示并付诸实践的呢？首先是由美丑的相对性而衍化为宽阔的审美

心胸。他主张中国水墨画要对相邻艺术或渗透或引进，包括现代的、古代的；绘画的、雕塑

的；建筑的、设计的；民间的、主流的等等，而不能墨守成规。这里可以体会他“横向移植”

理论的精义。具体到《荆楚狂歌》，他在画面中融进现代艺术诸种手法，如西方的构成方式

与表现主义等等，前者通过他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各种要素、各种材料、各种语言融合的

可能性，消除其间的距离，寻求古代文化艺术的新表现形式；后者通过这些形式综合表达内

部的含义，使古代图像具有现代形式的感染力。另外，古代文化里其他诸种视觉要素，如竹

简以及简文文体，画像砖上的装饰及吉语，他都延揽于画中，将其有机组合，既有效传达浓

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又调配这些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以营造新时代的视觉样式。显然，对

于传统水墨画来说，这是严重的离经叛道，即使在观念不断翻新，艺术呈现多元的今天，也

很少有尝试者。而由于周韶华勇敢的艺术实践以及为我所用的指导思想，我们在《荆楚狂歌》

中明显感觉到他已然的宏阔的艺术视野，看到他作品中新的艺术意象以及新的绘画形式。 

其次，由“气”的观念构成对“生意”的要求。 

“生意”是一种勃然不灭之气，是艺术的生命。周韶华特别重视画面的生气，重视画面

运动的感觉，在他理论和绘画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或者看到他内心涌动的这种渴望。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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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自《大河寻源》始，这个面貌就成为他作品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彰显他的精神与气质、

理想与追求。不过《荆楚狂歌》中除部分作品承袭了这个传统，大部图式为古代遗物的一个

局部，他或加以重复组合，或与直线、圆形构成新的图像，或泼墨挥毫，汪洋恣肆。这些局

部未必是完整的，也未必是美好的，如木俑的头部，双联杯的足部，某冥器的局部等等，但

是，由于周韶华不是形而下地判断美丑，或孜孜于图像，或计较于布局，或困顿于色彩。而

是站在“气”的立场上，以“生意”的要求经营画面，如《朦胧的故事》、《云水的韵律》以

及《谐和天地》系列等作品，皆为不求物趣而得天趣之作。这些作品或水、色自然氤氲，显

淋漓元气；或形意班驳，似立身画外，实存心画中。其画面虽然由不同历史遗物的不同局部

构成，但这些视觉要素的构成皆统摄于追本溯元的要旨，即“游心于物之初”的精神境界。

故其作品同样具有“一气运化”的生命力，从而使我们“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精神愉悦。 

道家的艺术精神是由老子发端，而由庄子成形的，周韶华则是新时代庄子艺术精神的实

践与倡导者。 

三、 

但是，通常认为道家艺术精神所造就的艺术成就，是中国绘画高蹈远引的美学趣味，由

此而构成一种赏玩的绘画形式，寄寓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如徐复观指出：“老、庄‘是上

升地虚无主义”……他们所成就的是虚静的人生。但虚静的人生……站在一般的立场来看，

依然是消极的，多少是近于挂空的意味”。显然，周韶华的理论和艺术实践与此是分离的，

某些方面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的作品似乎并不完全是庄子精神的纯粹表达，语言也不是“纯

素”的表现，作品并没有呈现出“逸格”或“恬淡寂寞”的美学趋向，而是具有强烈的责任

感和炽热的情怀，《荆楚狂歌》举凡屈原的题材，都反映了他“心存魏阙”的积极人生态度

及价值取向。 

评价看似矛盾的周韶华艺术现象，把儒道两者中和于一体，首先须立足于“儒道互补”

的理论，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儒道精神的实质以及相互关系。 

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而实际上两者正好补充而协调，中华

文化绵延不辍的有效机制之形成，恰因儒道二元相构使然。而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根本原因

在于二者都源起于非酒神型的远古传统，都不是放任感性的酒神精神。故而，古代知识分子

不论群体和个人，常常不期然而然地将“心忧天下”和“隐逸遁世”两种人生态度统于一体。

前者发展为“济世安邦”的抱负；后者在旷达放任，以山水自娱的过程中孕育艺术精神——

传统文化中儒家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或主干，但是，正由于老庄思想的渗入和补充，中华

文化变得更为开阔、高远和深刻了。 

周韶华的艺术理论与实践，是当代儒道精神在美术方面的复合体，与先贤不同的是，他将两

者共时地并存于心，非古代士大夫常常在两条道路上，起伏跌宕地交替追求不同情感寓所的

状态。这一点则需要我们在心理层面对其加以深入研究。 

假如说儒道具有互补性是今人的认识，那么今天的考古学提供一重要材料，为我们重新

认识先秦学术，重新认识先秦南方文化以至理解周韶华《荆楚狂歌》的基本精神，有着根本

性的帮助。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出土，不仅证明当今儒道可以互补，而先秦儒道甚至互有

涵化，非冰炭不容。同时还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哲学流派的影响，不是“北儒南道”的局面，

历史遗物证明，先秦儒家典籍在通常视为道家思想风行的楚地也是流行的，甚至成为楚国太

子的教科书。那么，周韶华在追求庄子艺术精神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富于儒家精神的时

代责任感，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艺术观念以及践行与之联系的“另类”技法，实有一个真实、

深远的历史背景与注脚。 

2006 年 8 月于加州圣何西 

附注：该文载周韶华《荆楚狂歌》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国文化报》

与《文艺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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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2 页。 

2《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 页。 

3 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85 年版，第 57 页。 

4 摘自周韶华《荆楚狂歌》展前自白。《湖北美术家通讯》2005 年第 4 期。 

5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4 页。 

6《史记•楚世家》 

7 曹之升：《四书摭余说》云：“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可见是楚

国接待的官员。 

8《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 

9《庄子•人间世》 

10《庄子•大宗师》 

11 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2 页。 

12《中国艺术精神》，第 43 至 44 页。 

13《庄子•达生》 

14 参见《答“百年艺术”问卷》，载《周韶华艺术论》，姜也编。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 页。 

15《庄子•知北游》 

16 参见周韶华《缘何转型》，载《湖北美术家通讯》2005 年第 4 期。 

17《中国艺术精神》第 41 页。 

18 参见《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81 至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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